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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迁徙真面目

特约记者   胡晨琪 王敏琦 徐燕洁 蒲彦妃         本刊记者    曾卓崑

当西边天际最后一缕红霞被山风轻轻
拂去，一轮满月从山的背后冉冉升起，在
鄱阳湖保护区域泥泞的湿地进行科考的研
究小组和保护区工作人员已完成了一半的
踩点工作，他们还不能休息，要在黑夜来
临之前把研究区域内所有野生大雁落脚地
的数据记录下来。

司亚丽，清华大学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中心教师。

这是司亚丽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

于遥感和空间分析技术研究环境因子影响下的东

亚候鸟时空迁徙规律”的部分野外工作，司亚丽

是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地学中心”）一名年轻教师，主要研究鸟类迁

徙时空格局模拟与规律预测，鸟类携带流行病传

播机制与风险预测，以及全球环境变化对迁徙物

种和疾病传播的影响。

当研究小组踏着晨露和朝阳，又开始美好而

充实的一天时，这已是他们来到鄱阳湖保护区的

第十五个清晨了。每天，研究小组都循规蹈矩地

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也日日惊喜不断。

按照惯例，在日出之前他们来到鄱阳湖保护

区内，检查下脚套的地方是否有“意外收获”。通

常的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但为了防止早早出来觅

——记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青年女教师司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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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大雁在上套后挣扎受伤或逃脱，他们必须保

证在日出之前到达下脚套的地方。

深冬的鄱阳湖，寒风刺骨，伴随着淅淅沥沥

的小雨，刚下车的师生们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麻

利地穿上雨衣，其中四人下了湿地，其余人马不

停蹄地赶去下一个网点。糊在苔草上的不知是雨

水还是露水，深一脚浅一脚的刚走没两步便浑身

湿漉漉的。沿着湖心方向走了约十五分钟，看到

绑在高草上的红色小标记，便知道了下脚套的确

切地点了，定睛一看便找到了扎在地上的几溜竹

签子和上面套着的透明尼龙绳环扣。不出所料，

鸟还没有到。

八点过后，南边陆陆续续飞过来几行大雁，

预示着“大部队”就要来到。司亚丽带着同学们迅

速找个山坡下的旮旯躲起来，屏住呼吸，看它们

落在不远处的湖岸才放了心。这时雨停了，太阳

虽已升起，却刮起了大风，南方带着湿气的风异

常刺骨，蹲点开始了。几个人席地而坐，披着毛毯，

在寒冷中瑟瑟发抖，却不敢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别看鸟儿都落在了脚套附近觅食，它们却机

灵得很，走来走去不见一个上套。过了大约一个

小时，身边的伙伴突然站了起来，向湖心方向跑

去，嘴里喊着“抓到一只，抓到一只！”其余人

立即跟上去，并忙不迭地打电话通知在另一据地

镇守的伙伴们。赶来的面包车把鸟和同学们接到

附近的监测站，关起门，测量、采样、戴追踪器，

一气呵成。等他们再看到健壮的白额雁带着追踪

器展翅高飞，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放飞的那一刻

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当天的晚餐很丰盛，为了庆祝研究小组的“第

一桶金”。不过他们不敢在饭桌上耽搁太多时间，

研究小组必须赶在太阳完全落山之前再检查一遍

是否有落网者。这天似乎有一点晚了，到观测点

的时候已经一片漆黑。车子一路穿过草丛，在泥

泞处停下来。大家打着手电互相搀扶着前进，待

检查完没有异动，才小心翼翼地离开。回到住处

已经八点，一天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大家拿起笔

记录这一天发生的一切，开心、失望、辛酸、激

动，兼而有之。打开电脑，输入所记录的数据，

标记所观测地点和样方。做完这一切，困意袭来，

脑海里再度浮现鄱阳湖水鸟争鸣的景象，禁不住

笑了起来⋯⋯

交叉学科的创新性贡献

就像前面的讲述，司亚丽和她的学生们已经

慢慢熟悉并享受早出晚归的野外科研工作。作为

清华大学地学中心的一名教师，她所从事的是交

叉学科的研究——地理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她的

具体研究包括基于遥感和 GIS 模拟预测动物分布

与移动格局、虫媒病与人畜共患病爆发和传播格

局以及全球变化生态学，近期研究关注雁类时空

迁徙规律、禽流感爆发时空格局及与其变化中的

环境特征的相互关系。

司亚丽是一位瘦瘦的年轻女教师，戴着眼镜，

长发披肩。当她把头发扎起来，混迹于学生中间

的时候，你也许很难把她同学生们区分开来。把

地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应用到生态学研

究，加深对生态现象的理解，是司亚丽从学生时

代开始一直热爱的工作，这个领域属于典型的多

学科交叉领域。交叉学科对于科学创新常会有贡

献，因为许多创新性科学问题的产生都源自打破

学科限制的思维方式。研究者们都期待学科交叉

在解决全球变化、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关键的

科学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由于人的时间和

精力有限，交叉学科的学者在知识积累和深度上

很难与专攻一个专业领域的学者达到同样高度，

只能依靠研究者自身更为勤勉地不断学习，以及

与相关领域专家的密切合作。

司亚丽年轻而勤奋，在专业领域内稳步积累，

不断超越。她 2006 年获得荷兰国际地理信息和

地球观测学院（ITC）与武汉大学地理信息资源

与环境硕士学位，2011 年获得荷兰特文特大学与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空间生态学博士学位。2014 年

1~6 月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动物与植物科学系做

访问学者。2015 年，她以第一作者在《自然》子

刊《科学报道》上发表了题为《极地繁殖雁在春

季迁徙中追随还是超越绿波》的论文。这两年，

她带领科研小组定期赴鄱阳湖地区进行雁类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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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这项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之一。

为什么是鄱阳湖和白额雁？

人们如何预知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有何变

化？如何知道环境更有益于人类生存抑或反之？

研究、模拟预测动物的分布与移动格局对于反观

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鄱阳湖地区的白额雁的追踪研究工作，是为

了获取核心数据从而探讨东亚候鸟的迁徙规律。

为什么选取鄱阳湖和白额雁呢？

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年

有数十万只候鸟在鄱阳湖区越冬。其中包括占世

界总数 95％以上的白鹤、50％的白枕鹤和 60％

的鸿雁。从禽流感的角度，雁鸭类是低致病性禽

流感的自然宿主，在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爆发和传

播中扮演传播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其中雁类

属于食草鸟类，而鸭类多半为杂食，因此以雁类

作为研究对象能更准确地理解植被状况对于候鸟

活动的影响。其中白额雁的分布范围跨越欧亚美

三个大洲，相关的研究积累也比较多，对于科学

研究而言，是有代表性的指示物种。

经过一年多的科研，司亚丽小组的观测对象

由白额雁扩大到了豆雁、灰雁、小白额雁和鸿雁。

时间跨度从去年秋冬到今年春季。期间一共经历

了 2次野外工作，基本分为捕鸟、测量、记录、

采样、安装追踪器、放飞等几个环节。捕到鸟后，

完成以上步骤越迅速，放飞越及时，获取后期数

据的几率就越大。

仅就第二次野外作业的统计数据而言，十几

天内累计在鄱阳湖地区成功放飞装有颈环式和背

式卫星追踪器的雁类 37 只，其中包括小白额雁 3

只、鸿雁 1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额雁 20 只以

及豆雁 13 只。研究组已收到部分卫星追踪数据，

加上第一次外业追踪的 3只成功返回鄱阳湖过冬

的大雁，40 只大雁的活动范围涵盖了鄱阳湖和洞

庭湖流域，研究小组已根据第一期候鸟追踪数据

绘制了东亚雁类迁徙路线图。

今年的3~4月份，候鸟的春季迁徙又将开始，

安装追踪器

鄱阳湖地区的白额雁 追踪路线图（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

观察放飞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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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近 40 只水鸟的卫星追踪数据将为进一步

理解东亚水鸟迁徙路线、动态格局及其环境机制

提供种群尺度的核心数据。通过掌握候鸟的迁徙

路线、重要停歇地点及迁徙规律，既为研究制定

迁徙鸟类保护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栖息地

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关键信息，还可以为更好地

建设亚洲迁徙水鸟湿地生态圈保驾护航。通过后

期追踪数据，结合遥感影像的土地分类数据，长

江中下游迁徙水鸟的活动格局及栖息地利用状况

将得到进一步阐释。

野外作业的痛与快乐

进行生态学研究，获得相关数据是离不开野

外作业的。别看司亚丽现在身为领队已经能够从

容地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做业，她野外作业的成长

经历中，谈起记忆深刻的时刻，多半是很糗的事情。

一次夏天到鄱阳湖洲滩湿地做植被调研。温

度近 40 度，浑身涂满了黏黏的防血吸虫药物，

在 2~3 米高的南荻丛里钻来钻去，更可怕的是南

荻上布满了黑红相间的毛毛虫，走过去蹭得一身

都是。钻出南荻丛把雨鞋一倒，一堆死虫子。不过，

南荻丛还得接着钻。

有一天司亚丽回到保护站，忽然全身长水泡，

又痒又疼，最后只好把赤脚医生叫来打了一针才

算止住。带队老师只好让她在站里休息，说，你

这样怎么做科研啊，外业都成问题。结果从那以

后就没事了，估计反倒是免疫了。

还有一次是在荷兰北部牧草地做植被光谱测

量。那里的牧草地都是用带电的铁丝网围起来，

把牛群放进去吃草，这样他们不会乱跑。当时司

亚丽和一个同学带着电脑、光谱仪和其他辅助工

具钻进了一块地里，走到了一百多米开外的地方

开始测量。当她们正专心地使用仪器测量时，一

抬头突然发现她们被一群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

而且还在不断地靠近。

司亚丽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连忙对同学说，

我们跑吧。结果这一跑，几十头牛来劲了，开始

追着她们狂奔。她们手上拎着十几斤重的仪器，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还想着仪器可千万不能

让牛踩了，自己赔不起。后来终于跑到地边从铁

丝下钻出来，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而那群牛就站

在铁丝另一边，静静地望着她们。即便现在想来，

也是让人既后怕，又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的经历。

博采国外之长 感恩清华环境

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奠定了司亚丽对科研的

认识。司亚丽说总结起来，欧洲的生态团队给她

的感觉一是博士生的主动性强，二是团队内部和

团队间合作频繁。她求学时所接触的团队下的博

士生对自己的研究都非常感兴趣，并且乐于交流。

他们从硕士期间就被告知，这是你的研究，你的

论文，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不会替代你。

任教清华，在学生培养方面，司亚丽也慢慢

摸索出一些门道：她希望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希望学生们能够“带”着导师走，而不是被导师

推着走。在教学实践中，一方面司亚丽会根据学

生的兴趣推荐较为明确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

她又时刻提醒学生自己的研究要自己做主。这样

学生首先不会因为选择过多而迷失方向，同时又

学会对自己的研究负责。

司亚丽一直认为只有一个人足够了解一件事

情，才能下结论说自己感不感兴趣。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只要精力能够顾及，她鼓励

学生同时参与几个不同的研究题目。同时也介绍

学生认识相关的研究者，让他们有机会当面交流，

看看能否在将来的研究中有合作的机会。

她还特别感谢现在清华大学地学中心为教师

提供的自由探索的环境。地学中心的宫鹏主任是

行业的专家，但在教学管理上，他尊重每位教师

的专业性，同时给予他们科研与探索的空间。司

亚丽在清华大学期间，在院系、学校和国家的支

持下，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项，指导研究生5名，

发表学术文章 8篇，取得了丰硕成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磨砺心性，行路

锻造品质。从学生时代直到如今，司亚丽已经在

这条路上积累跋涉了十几年。期待她在地理和生

态学的交叉领域中更上一层楼，闯出自己的一片

天地！


